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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今
年
是﹁
文
革﹂
發
生
五
十
周
年
。
在
那

場
史
無
前
例
的
民
族
浩
劫
中
，﹁
階
級
鬥

爭﹂
思
想
像
魔
咒
一
樣
戕
害
了
億
萬
中
國

人
：
兒
子
不
認
父
親
，
妻
子
背
叛
丈
夫
，
黑

白
顛
倒
，
人
性
泯
滅
。
可
悲
的
是
，
我
們
今

天
許
多
人
竟
忘
記
了
這
黑
暗
一
頁
。
最
近
讀
到
一

篇
中
國
前
駐
巴
基
斯
坦
軍
工
專
家
陳
若
雷
寫
的
文

章
，
講
到
一
棵
遠
在
巴
基
斯
坦
的
樹
也
受
到﹁
文

革﹂
牽
連
，
至
今
不
知
所
終
，
令
人
思
緒
難
平
！

巴
基
斯
坦
首
都
伊
斯
蘭
堡
郊
區
有
座
小
山
，
叫
夏
克

巴
里
安
，
那
裡
是
訪
巴
的
各
國
元
首
種
植﹁
友
誼
樹﹂

的
地
方
。
一
九
六
四
年
和
一
九
六
六
年
，
訪
巴
的
周
恩

來
總
理
和
劉
少
奇
主
席
曾
在
這
裡
種
植
烏
桕
樹
，
成
為

中
巴﹁
全
天
候
友
誼﹂
的
象
徵
。
但﹁
文
革﹂
很
快
爆

發
了
，
劉
少
奇
種
下
的﹁
友
誼
樹﹂
遭
了
殃
。

據
守
園
人
拉
希
德
回
憶
，
中
國
國
家
主
席
種
樹
的

地
方
原
先
有
樹
有
碑
，
後
來
卻
不
明
原
因
地
被
挖
除

了
。
當
然
，
這
個
虔
誠
的
穆
斯
林
是
不
會
理
解﹁
文
革﹂
的
，

在
那
場
浩
劫
中
，
劉
少
奇
已
被﹁
莫
須
有﹂
地
打
成﹁
叛
徒
、

內
奸
、
工
賊﹂
，
最
後
含
冤
而
死
，
連
一
塊
棺
材
板
都
沒
有
享

用
。
當
然
，
這
棵
樹
也
是
應
中
國
外
交
部
的
要
求
清
除
的
。

以
往
讀
歷
史
，
只
知﹁
文
革﹂
在
內
地
造
成
無
數
妻
離
子

散
、
家
破
人
亡
的
人
間
慘
劇
，
沒
想
到
它
竟
沒
有
放
過
一
棵

生
長
在
國
外
的
普
通
烏
桕
樹
。﹁
文
革﹂
前
期
，
外
交
部
是

紅
衛
兵﹁
造
反
有
理﹂
的
重
災
區
，
部
領
導
被
打
倒
，
外
交

也
開
始
以
意
識
形
態
劃
線
，
甚
至
將﹁
階
級
鬥
爭﹂
火
頭
燒

到
國
外
。
當
時
，
從
東
歐
返
國
的
留
學
生
途
經
莫
斯
科
，
竟

然
在
紅
場
高
舉
紅
寶
書
，
高
唱
反
修
歌
曲
，
朗
誦
毛
主
席
語

錄
，
當
然
為
所
在
國
不
容
，
釀
成
轟
動
一
時
的
外
交
事
件
。

文
章
作
者
是
位
正
直
的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
他
將
夏
克
巴
里

安
山
中
國
領
導
人
種
樹
的
地
方
稱
為﹁
我
心
中
的
聖
地﹂
，

常
去
那
裡
緬
懷
老
一
輩
領
導
人
為
國
家
和
對
外
友
好
作
出
的

貢
獻
。
他
在
文
章
中
是
這
樣
描
述
當
初
看
到﹁
劉
少
奇
樹﹂

被
除
走
時
的
心
情
的
：﹁
雖
然
心
靈
強
烈
地
碰
撞
，
但
卻
是

無
言
。
拉
希
德
老
人
陪
着
我
們
在
原
樹
址
默
默
地
繞
了
一

圈
。
是
懷
念
，
是
尊
敬
，
還
是
惋
惜
，
當
年
誰
也
講
不
清
。

我
在
尋
找
着
什
麼
，
但
終
究
沒
有
找
到
。﹂

他
的
心
情
讓
我
想
到
了
沙
皇
專
制
時
代
俄
國
知
識
分
子
的

彷
徨
。
俄
國
大
詩
人
萊
蒙
托
夫
在
著
名
的
︽
白
帆
︾
一
詩
中

寫
道
：﹁
在
大
海
蔚
藍
色
的
霧
靄
中
，
一
隻
白
帆
閃
着
孤
獨

的
光
。
它
在
尋
找
着
什
麼
？
在
遙
遠
的
國
度
。
它
在
留
下
些

什
麼
？
在
可
愛
的
故
鄉
…
…﹂
文
章
作
者
想
表
達
的
，
不
就

是
萊
蒙
托
夫
當
年
彷
徨
無
助
的
心
情
嗎
！

可
以
想
見
，
像
這
棵
烏
桕
樹
同
樣
的
命
運
，
在﹁
文
革﹂

中
一
定
發
生
了
不
知
多
少
起
。
幸
運
的
是
，
歷
史
應
驗
了
劉

少
奇
的
名
言
：﹁
好
在
歷
史
是
人
民
寫
的
。﹂
劉
少
奇
被
平

反
昭
雪
後
，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為
表
達
對
他
的
敬
意
，
緬
懷
他

對
中
巴
友
誼
所
作
出
的
貢
獻
，
決
定
在
劉
少
奇
誕
辰
一
百
周

年
紀
念
日
舉
行﹁
劉
少
奇
紀
念
樹
復
植
儀
式﹂
。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
伊
斯
蘭
堡
秋
高
氣
爽
，
巴
政
府
官
員
和

中
國
外
交
官
出
席
了
簡
樸
的
復
植
儀
式
。
地
點
如
舊
，
樹
種

如
舊
，
紀
念
樹
碑
如
舊
，
但
早
已
物
是
人
非
，
歷
史
豈
能
重

複
？
復
植
儀
式
舉
行
前
，
劉
少
奇
之
子
劉
源
代
表
母
親
王
光

美
，
委
託
中
國
駐
巴
使
館
向
巴
政
府
表
達
了
劉
少
奇
親
屬
的

衷
心
謝
意
。
他
賦
詩
一
首
：
友
誼
山
上
植
烏
桕
，
風
雨
扶
搖

三
十
載
。
英
靈
雖
在
忠
魂
去
，
留
得
青
藤
綠
蔭
來
。

夏
克
巴
里
安
山﹁
劉
少
奇
樹﹂
枝
繁
葉
茂
，
鬱
鬱
葱
葱
。

但
願
這
棵
樹
的
歷
史
不
再
重
複
。

一棵樹的命運

在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鄉
村
中
學
的
教
師
宿
舍
裡
，
家
家

戶
戶
都
流
行
養
點
雞
鴨
，
我
家
也
不
例
外
。
一
日
黃
昏
，

妻
子
忽
然
驚
叫
起
來
：﹁
少
了
一
隻
小
雞
！﹂
突
然
失
去

了
一
隻
毛
茸
茸
的
小
雞
，
兩
個
小
女
兒
頓
時
淚
流
滿
面
，

竟
然
一
齊
哭
出
聲
來
。
我
只
得
用
初
學
的
︽
周
易
︾
知
識

來
探
尋
小
雞
的
去
向
，
當
時
占
得
︽
大
壯
︾
卦
上
爻
動
，
爻
辭

說
：﹁
羝
羊
觸
藩
，
不
能
退
，
不
能
遂
，
無
攸
利
，
艱
則

吉
。﹂
上
爻
動
，
必
在
高
處
；
艱
則
吉
，
必
定
健
在
。
但
校
園

裡
哪
有
藩
籬
呢
？
我
只
得
跟
妻
子
說
：﹁
往
高
處
找
，
到
草
木

最
深
的
地
方
去
找
。﹂
妻
子
一
聽
飛
一
般
徑
直
奔
向
了
圖
書
館

東
側
的
高
壩
，
很
快
又
回
身
招
呼
我
們
：﹁
快
來
看
呀
！﹂
一

家
人
站
在
壩
頂
向
下
一
看
，
發
現
有
兩
枝
從
石
壩
中
橫
向
長
出

的
蓬
蒿
正
像
兩
根
筷
子
一
樣
夾
住
了
一
隻
拳
頭
大
小
的
小
雞
，

懸
在
空
中
隨
風
搖
晃
，
而
小
雞
那
火
柴
棒
似
的
小
腿
和
花
瓣
般

的
翅
膀
還
在
瑟
瑟
發
抖
。

大
壯
卦
闡
述
強
者
的
邏
輯
，
卦
辭
說
：﹁
大
壯
，
利
貞
。﹂
長
陽
和
老

陽
疊
加
成
卦
，
象
徵
偉
大
力
量
像
震
破
蒼
穹
的
驚
雷
巨
響
一
樣
，
達
到
了

所
向
無
敵
的
空
前
強
盛
。
光
明
戰
勝
黑
暗
，
正
義
壓
倒
邪
惡
，
執
政
者
依

法
行
政
，
依
靠
的
就
是
這
種
力
量
。
只
有
剛
健
而
不
懈
的
奮
鬥
才
能
走
向

強
大
，
只
有
永
遠
堅
守
持
正
道
才
能
保
持
強
大
。
強
盛
者
唯
有
堅
持
正

道
，
才
能
成
為
天
地
間
威
力
無
窮
的
建
設
性
和
創
造
性
力
量
；
如
果
恃
強

凌
弱
、
無
惡
不
作
，
就
會
變
成
危
及
人
類
自
身
的
社
會
公
害
。
強
大
並
不

等
於
永
遠
正
確
，
也
不
等
於
永
遠
強
大
，
如
果
把
強
大
當
成
推
行
霸
道
的

資
本
，
即
使
人
類
自
身
的
力
量
一
時
難
以
與
之
抗
衡
，
但
注
定
要
回
歸
歷

史
的
公
道
不
會
饒
恕
任
何
一
個
漏
網
的
惡
魔
。
如
何
讓
強
盛
者
偏
離
霸
道

和
堅
守
正
道
，
不
僅
是
強
盛
者
本
身
要
始
終
堅
持
的
重
要
原
則
，
而
且
也

是
人
類
文
明
始
終
要
嚴
肅
對
待
的
重
大
問
題
。

初
九
、
壯
於
趾
，
征
凶
，
有
孚
。
處
在
邁
向
強
大
的
起
步
階
段
，
如
同

剛
剛
練
成
一
身
武
功
，
就
止
不
住
拳
頭
癢
癢
地
到
處
尋
找
打
擊
對
象
，
這

是
一
種
毫
無
來
由
的
義
憤
和
兇
猛
，
他
必
將
被
自
己
的
武
功
打
得
遍
地
找

牙
。
因
為
他
的
身
手
在
強
手
如
林
中
畢
竟
還
處
在
最
下
的
層
次
，
還
因
他

那
如
狼
似
虎
的
拳
頭
不
是
出
於
伸
張
正
義
，
而
是
天
真
地
擊
中
了
法
律
的

鐐
銬
。

九
二
、
貞
吉
。
強
者
的
謙
讓
，
是
因
為
他
知
道
稍
一
出
手
就
要
引
起
難

以
挽
回
的
嚴
重
後
果
，
他
比
無
知
的
挑
釁
者
還
要
珍
惜
對
手
的
生
命
。
為

了
不
讓
日
益
增
強
的
本
領
膨
脹
成
災
，
他
寧
肯
在
委
屈
中
磨
練
自
己
適
應

複
雜
環
境
的
意
志
，
因
為
強
大
的
意
義
不
在
於
能
夠
摧
毀
一
切
，
而
在
於

有
力
量
展
開
廣
闊
的
胸
襟
和
宏
大
的
責
任
。

九
三
、
小
人
用
壯
，
君
子
用
罔
，
貞
厲
。
羝
羊
觸
藩
，
羸
其
角
。
一
頭
雄

壯
的
公
羊
面
對
擋
住
去
路
的
藩
籬
怒
不
可
遏
地
發
起
衝
鋒
，
豈
料
卻
被
藩
籬

牢
牢
地
纏
繞
和
控
制
住
了
雙
角
，
陷
進
了
擠
不
進
身
子
也
拔
不
出
頭
角
的
狼

狽
境
地
，
這
是
一
切
好
勇
鬥
狠
者
遲
早
都
要
殊
途
同
歸
的
必
然
的
結
局
。
真

正
的
強
者
只
會
把
顯
著
增
強
的
實
力
當
成
限
制
自
己
妄
動
的
強
烈
警
告
，
只

有
保
護
已
有
的
實
力
免
遭
重
創
，
才
有
可
能
走
向
更
大
的
強
盛
。

九
四
、
貞
吉
，
悔
亡
。
藩
決
不
羸
，
壯
於
大
輿
之
輹
。
有
着
傲
視
群
雄

的
強
大
實
力
，
卻
無
怨
無
悔
地
堅
持
福
澤
天
下
的
前
進
方
向
。
不
濫
施
強

大
不
意
味
自
廢
武
功
，
這
是
一
種
能
夠
摧
枯
拉
朽
地
踏
平
一
切
藩
籬
和
路

障
的
強
大
，
是
一
種
能
夠
勝
任
巨
大
承
載
和
漫
長
征
程
的
強
大
，
是
人
世

間
最
需
要
也
最
有
希
望
的
力
量
開
始
主
宰
世
界
。

九
五
、
喪
羊
於
易
，
無
悔
。
殷
國
的
一
個
商
販
及
其
牛
羊
在
有
易
國
遭

到
劫
殺
，
憤
怒
的
殷
國
軍
民
立
刻
揮
師
一
舉
消
滅
了
有
易
國
，
並
將
疆
土

大
幅
度
向
東
擴
張
，
由
此
引
發
了
一
個
強
大
殷
朝
的
迅
猛
崛
起
。
強
大
決

不
等
於
好
戰
，
也
不
是
永
遠
虛
張
聲
勢
，
它
必
須
要
有
正
當
的
理
由
和
契

機
，
在
打
擊
邪
惡
和
伸
張
正
義
的
進
程
中
，
一
步
步
走
向
無
敵
於
天
下
。

上
六
、
羝
羊
觸
藩
，
不
能
退
，
不
能
遂
，
無
攸
利
，
艱
則
吉
。
他
又
一

次
像
公
羊
一
樣
怒
不
可
遏
地
撲
向
藩
籬
，
又
一
次
從
枷
鎖
般
的
藩
籬
中
拔

不
出
頭
角
，
藩
籬
已
經
變
成
了
他
的
難
以
掙
脫
的
恥
辱
柱
。
他
已
經
進
入

了
強
盛
階
段
的
衰
退
期
，
只
要
能
提
前
認
清
形
勢
，
牢
記
艱
難
，
好
漢
莫

逞
當
年
勇
，
或
許
還
能
保
住
強
者
的
威
儀
，
因
為
他
畢
竟
還
處
在
強
盛
期

的
最
後
階
段
。

大壯卦

西
西
寫
書
︽
土
瓜
灣
敘
事
︾
，
葉
輝

回
應
，
帶
出
陳
果
的
︽
我
城
︾
。
我
城

舊
事
多
采
多
姿
，﹁
西
西
有
西
西
的
土

瓜
灣
，
我
也
有
我
的
土
瓜
灣﹂
，
趁
熱

鬧
，
也
來
敘
事
一
番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初
，
父
親
在
土
瓜
灣
十

三
街
之
一
的
鴻
運
街
街
尾
開
設
診
所
。
全
街

一
列
七
層
高
舊
樓
，
沒
有
電
梯
。
診
所
在
二

樓
，
我
們
和
婆
婆
及
三
位
貌
美
如
花
、
年
齡

介
乎
十
二
歲
至
十
五
歲
的
阿
姨
住
頂
樓
。

三
樓
住
了
一
戶
姓
項
的
上
海
人
，
也
有
三
位

美
若
出
水
芙
蓉
的
女
兒
，
其
中
十
五
歲
的
二
姐

就
讀
邵
氏
藝
員
訓
練
班
，
她
的
女
同
學
個
個
如

花
似
玉
，
經
常
來
串
門
。
大
阿
姨
愛
發
明
星

夢
，
又
喜
歡
聽
影
城
八
卦
新
聞
，
她
帶
我
們
去
三
樓
玩
耍
。

屋
內
女
孩
吱
吱
喳
喳
上
海
話
震
天
，
我
們
一
班
年
紀
小
的
，

就
在
門
外
走
廊
跳
橡
筋
繩
；
屋
門
大
開
，
方
便
照
應
。

一
年
夏
天
，
我
們
穿
着
短
裙
子
跳
繩
，
屋
內
眾
美
女

薄
衣
短
裙
褲
，
一
片
春
色
無
邊
。
這
時
候
，
突
然
出
現
一

名
幪
面
男
人
︱
︱
他
用
紙
盒
蓋
面
，
用
紙
皮
遮
掩
下

身
，
然
後
像
變
魔
術
一
樣
，
將
紙
皮
揭
開
又
掩
上
，
隱
約

露
出
他
的
醜
物
。
屋
內
外
女
孩
尖
叫
聲
四
起
，
驚
恐
一

團
。
婆
婆
剛
巧
在
二
樓
，
約
五
十
歲
的
她
勇
猛
非
常
，
隨

手
拿
起
掃
帚
衝
上
來
；
沒
用
，
賤
男
已
逃
之
夭
夭
。
鴻
運

街
每
一
層
樓
的
走
廊
，
均
與
隔
鄰
的
蟬
聯
街
走
廊
接
通
，

賤
男
顯
然
熟
悉
路
線
。

十
三
街
色
狼
猖
獗
，
聞
名
於
土
瓜
灣
。
婆
婆
禁
止
我

們
單
獨
行
樓
梯
上
七
樓
回
家
。
她
每
晚
待
診
所
關
門
後
，

索
性
在
診
所
煮
食
，
再
集
合
眾
女
孩
一
起
上
樓
。

大
阿
姨
含
苞
待
放
，
經
常
夜
歸
，
婆
婆
無
法
勸
阻
。

有
一
晚
大
阿
姨
花
容
失
色
哭
着
跑
回
來
說
，
在
六
樓
暗
角

碰
到
色
狼
，
被
摸
了
。
婆
婆
這
回
拿
了
菜
刀
衝
出
去
，
追

不
上
。

兩
條
街
的
走
廊
接
通
，
弊
多
利
少
。
土
瓜
灣
十
三
街

設
計
錯
誤
，
舊
樓
沒
電
梯
，
成
為
罪
惡
深
淵
，
早
該
拆
卸

重
建
。

在
鴻
運
街
住
了
三
年
，
留
下
的
陰
影
卻
長
存
至
今
。

土瓜灣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中
國
農
曆
二
十
四
節
氣
的
確
有
參
考
價
值
。
羊
年
大

寒
在
本
月
二
十
日
，
冷
空
氣
驟
降
，
料
不
到
金
融
市
場

也
步
入
寒
冬
。
各
位
除
了
注
意
加
衣
防
冷
，
在
投
資
市

場
方
面
同
樣
要
小
心
熊
蹤
伴
隨
而
來
，
小
心
！
小
心
！

任
何
時
候
以
史
為
鑑
最
重
要
。
勿
忘
九
七
金
融
風

暴
、
零
七
金
融
危
機
的
教
訓
。
事
實
上
，
社
會
緊
跟
科
技
不

斷
在
進
步
，
投
資
環
境
及
技
術
複
雜
多
變
，
憶
及
以
往
金
融

危
機
與
風
暴
，
國
際
投
機
炒
家
曾
用
立
體
各
方
位
式
衝
擊
香

港
金
融
市
場
，
幸
而
香
港
金
融
設
施
體
制
基
礎
穩
健
，
實
力

雄
厚
，
再
加
上
有
祖
國
作
後
盾
，
國
際
大
鱷
空
手
而
退
。
不

過
，
香
港
經
濟
經
此
一
役
已
頗
傷
，
復
元
需
時
。
自
去
年
美

國
加
息
挑
起
世
界
金
融
風
浪
，
人
民
幣
緊
跟
日
圓
、
歐
元
以

及
眾
多
新
興
國
家
幣
值
而
貶
值
，
香
港
股
市
更
陷
入
國
際
提

款
機
角
色
，
使
疲
不
能
興
的
經
濟
百
上
加
斤
。
加
上
社
會
政

治
化
，
不
安
情
緒
充
斥
。
年
關
在
即
，
年
年
難
過
年
年
過
，

奈
何
！
奈
何
！
藉
用
以
下
毛
澤
東
詩
詞﹁
牢
騷
太
盛
防
腸

斷
，
風
物
長
宜
放
眼
量﹂
。
勸
喻
各
位
，﹁
潤
物
細
無

聲﹂
，
審
時
度
勢
，
最
終
必
可
圓
好
夢
。
要
知
道
香
港
背
靠

祖
國
，
世
界
投
資
者
都
對
中
國
有
信
心
，
本
年
經
濟
能
夠
持

續
中
高
速
增
長
，﹁
保
六﹂
不
成
問
題
，
更
不
會
硬
着
陸
。

特
首
梁
振
英
公
佈
了
施
政
報
告
，
特
區
政
府
各
司
局
分
別

向
公
眾
就
有
關
施
政
報
告
作
簡
介
。
我
個
人
認
為
整
個
團
隊
表
現
不

錯
，﹁
徒
善
不
足
以
為
政
，
徒
法
不
足
以
令
行﹂
，
香
港
有
一
個
有
力

的
精
英
團
隊
，
在
特
首
領
導
下
依
基
本
法
施
政
，
香
港
前
景
應
無
憾
。

遺
憾
的
是
部
分
反
對
派
特
別
是
立
法
會
泛
民
派
，
用
各
種
不
同
方
法
破

壞
議
會
秩
序
，
妨
礙
政
府
施
政
，
實
在
是﹁
蚍
蜉
撼
樹
，
不
自
量

力﹂
，
可
恨
！
可
恨
！
每
一
個
政
府
，
每
一
個
機
構
，
人
才
最
重
要
。

要
團
結
、
和
諧
、
包
容
，
希
望
不
要
堅
持
己
見
，
事
事
排
斥
，
應
以
大

局
為
重
。

歲
晚
送
舊
迎
新
，
年
夜
飯
傳
統
及
潮
流
習
俗
時
興
請
吃
年
夜
飯
或
擺

出
春
茗
宴
聯
誼
暢
聚
。
榮
休
之
港
區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和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曾
為
國
家
現
代
化
建
設
及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獻
謀
獻
策
，
貢
獻
力
量
。
每

年
，
中
聯
辦
領
導
皆
會
宴
請
一
眾
榮
休
人
大
、
政
協
代
表
及
委
員
一

聚
，
今
年
也
不
例
外
。
榮
休
代
表
及
委
員
與
官
員
歡
聚
暢
敘
，
並
迎
新

春
，
必
也
喜
氣
洋
洋
。

金融市場步入寒冬 思旋
天地
思 旋

還
有
差
不
多
兩
星
期
便
到
農
曆
新
年
，
身
為
電
台
節
目

主
持
的
我
，
在
過
年
之
前
又
特
別
忙
碌
，
因
為
要
準
備
一

些
有
關
這
個
對
於
我
們
中
國
人
來
說
是
非
常
大
的
節
日
的

內
容
。
我
很
喜
歡
在
節
目
內
搞
氣
氛
，
因
為
發
覺
很
多
人

已
漸
漸
把
一
些
傳
統
的
節
日
忘
掉
，
所
以
希
望
可
以
透
過

節
目
內
容
提
醒
聽
眾
朋
友
不
要
忘
記
我
們
這
些
傳
統
習
俗
。

而
其
中
一
個
對
於
我
們
中
國
人
來
說
是
有
參
考
的
內
容
，

就
是
找
一
些
堪
輿
學
家
到
節
目
說
說
來
年
的
生
肖
運
程
，
而

我
入
行
這
十
多
年
來
，
每
年
也
會
邀
請
李
丞
責
博
士
到
我
的

節
目
詳
細
分
析
，
例
如
：
世
界
大
環
境
的
方
向
、
每
一
個
生

肖
需
要
在
新
一
年
注
意
什
麼
？
有
什
麼
趨
吉
避
凶
的
方
法
等

等
，
雖
然
我
經
常
強
調
，
不
是
希
望
聽
眾
朋
友
迷
信
，
但
作

為
一
個
參
考
也
未
嘗
不
可
。

正
因
為
農
曆
新
年
對
於
我
們
中
國
人
是
一
個
大
節
日
，
所

以
這
幾
天
通
常
也
不
用
工
作
，
就
算
我
需
要
繼
續
主
持
電
台

節
目
，
有
一
些
內
容
也
提
早
錄
製
好
，
因
為
嘉
賓
朋
友
也
可

能
這
幾
天
沒
有
空
，
所
以
為
什
麼
農
曆
新
年
前
會
特
別
忙

碌
。今

年
如
常
邀
請
堪
輿
大
師
李
丞
責
博
士
進
行
錄
音
，
其
實

透
過
這
麼
多
年
的
合
作
，
大
家
已
有
了
默
契
，
但
不
得
不
讚

他
的
腦
袋
是
多
麼
的
有﹁
記
性﹂
，
因
為
他
只
是
看
着
一
個

圖
表
，
便
可
以
清
清
楚
楚
把
十
二
個
生
肖
運
程
內
的
吉
星
及

凶
星
，
如
何
趨
吉
避
凶
的
方
法
和
盤
托
出
。
所
以
每
次
跟
他

錄
音
的
時
候
也
非
常
讚
嘆
，
可
能
你
會
說
因
為
這
就
是
專

業
，
但
是
專
業
也
分
很
多
類
型
，
有
的
人
可
能
是
隨
口
說
出

一
些
意
見
，
甚
至
說
來
說
去
也
是
那
一
套
方
法
，
所
以
我
很

欣
賞
一
些
腦
袋
非
常
精
密
及
口
齒
流
利
的
專
業
人
士
，
與
他

們
合
作
，
其
實
自
己
真
的
可
以
學
懂
很
多
東
西
。

話
雖
如
此
，
其
實
人
的
運
氣
除
了
上
天
給
予
之
外
，
自
己

也
需
要
爭
取
，
有
些
人
只
是
不
斷
怨
天
怨
地
，
覺
得
自
己
懷

才
不
遇
，
但
任
何
行
動
也
沒
有
，
那
麼
莫
非
上
天
會
自
動
降

臨
一
些
好
的
東
西
給
你
？
所
以
我
希
望
來
年
，
大
家
也
想
着
一
個
目

標
，
努
力
地
邁
步
向
前
，
不
會
因
為
達
不
成
目
標
而
失
望
，
只
要
努

力
，
怎
會
不
成
功
，
我
也
會
循
着
這
個
目
標
繼
續
努
力
，
大
家
一
齊
努

力
吧
。 他們的腦載着這麼多東西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如果說用一個詞語概括濟南的冬天，那就是：
靜美。靜中有美，美中有雅，是一座城的靜雅。
冬日裡，最靜雅之處當屬護城河了。元旦那天，

天氣晴好，幾位外地朋友來濟，遊覽了幾個景區，
還乘坐遊船，一覽泉城風光，直說景色很美。「現
在很多城市都像多胞胎，驚人的相似性，給人以印
刷品一樣的刻板感。繁華都市裡，能夠坐船欣賞自
然風光，實在是一種享受啊！」朋友說道，覺得濟
南很有江南氣息。尤其是護城河畔，隨處可見一些
打泉水的市民，或是結伴而行，或是河邊散步，或
是鍛煉身體，或是岸邊發呆，將生活節奏放慢，悠
閒，自足，安詳。這一條河，就是他們賴以生存的
家園，也是精神的皈依。
夏日的護城河，垂柳在水中梳着長髮，飄逸，
秀婉，映照出婀娜動人的倒影，我喜歡在岸邊乘
涼，與友人暢聊，伴着淙淙的水聲、悅耳的鳥
鳴，還有遠處遊人的噪雜聲。冬日的護城河，變
得靜寂而溫情，像是一位嫻靜的姑娘，琴棋書
畫、詩書歌賦，樣樣拿得起，卻不露聲色，內斂
而含蓄，愈是這樣，愈是彰顯出不凡的氣質。冬
日的午後，漫步在護城河兩岸，泉聲欣悅，景色
宜人，澄明，通透，不覺中，心靈得到淨化，於
安靜中尋着一份慰藉，於了悟中走向一種豁達。
我常常想，85年前，那位在齊魯大學任教的北
京人老舍，他每天上下班路過護城河：「那水
呢，不但不結冰，倒反在綠萍上冒着點熱氣，水
藻真綠，把終年貯蓄的綠色全拿出來了。天兒愈
晴，水藻愈綠，就憑這些綠的精神，水也不忍得

凍上，況且那些長枝的垂柳還要在水裡留個影兒
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
半空中，自上而下全是那麼清亮，那麼藍汪汪
的，整個的是塊空靈的藍水晶。」
從地圖上看，護城河像是一條閃閃發光的項

鏈，把濟南點綴得如此丰姿而雅致。吳冠中先生
說過：「今日全世界大都市高樓林立，幾乎沒有
給扭動迴旋的餘地了。巴黎的塞納河，倫敦的泰
晤士河，在彎曲着穿行鬧市，似乎給直線縱橫的
都市雕鑿了美麗大曲線，凡是有這種大河的首
都也可說是一種驕傲。」濟南的護城河，給城市
帶去曲線之美，也是全世界唯一一條以泉水匯聚
而成的河流，這是何等的驕傲！
河流與人一樣，也有生老病死，也有榮辱興衰。

護城河，始建於漢代，形成於元代。洪武年間，它
「繞城一周，池闊五丈，水深三尺，護城河與城牆
之間，留護隍約數丈寬」。最初的時候，護城河起
着戰略防禦的功能，伴隨歷史的更迭，它失去軍事
作用，成為市民休閒娛樂的好去處。上學時，每到
周末，我都會和小夥伴去逛書店，從書店出來，一
路走着來到了南門橋，沿着護城河畔玩耍。一串纏
蜜、半包栗子、一支雪糕，我們吃得心滿意足，而
兩岸的秀麗風光，便成為了最美的佈景。煩惱、迷
茫、困惑，還有花季的小秘密，統統交付給河水，
獲得心靈的平靜。
上世紀80年代，護城河污染嚴重，佈滿垃圾，

變成了小臭河，路過從很遠處就能聞到臭味，有
些老濟南站在岸上，眼神裡盈滿失望。河流染上

疾病，人也沒了精氣神，一切都變得黯淡無光。
昔日岸邊的搗衣聲，扎猛子的歡笑聲，納涼人的
喧囂聲，孩童們的打鬧聲，再也聽不到了。大約
是2005年，市政府經過專項調研，對護城河進行
截污治理，陸陸續續，傳來一些好消息。2010年
12月底，護城河全線通航了，一條河流迎來新
生，這是一座城的盛大節日！
多年後，也可以說是在一次又一次乘坐遊船

中，我漸漸明白了這條河對我的重要性。因為人
類的貪婪與褻瀆，河流變髒，它在咆哮、掙扎，
也會流淚、控訴，它的痛與傷，它的屈辱與抱
怨，我們往往視若無睹，將大自然所賞賜給的珍
寶亂丟一氣。等我們覺悟了，發現了，再去治
理，再去保護，就像手捧失而復得的珍寶，那是
多麼的驚喜啊。護城河的新生，某種意義上說，
也是我的新生。可是，「原配」的河流再也無法
恢復了，這是誰的不幸呢？我說不清楚，但是，
我知道，所有的河流都難逃這一劫，很多時候，
河流與河流的命運是極為相似的。
護城河是濟南人的棲息地，蘇州河則是上海人

的棲息地。金宇澄先生曾暢想100年後蘇州河的
一番景象，讀後令我感受頗深。「《上海水上交
通圖》繼續保持着半年一次的更新，修訂無數個
版次。……每天有多個班次的快船，慢船，發往
楊浦、浦東、杭嘉湖各地，沿岸屏風一樣的建
築，在100年後都改矮了，岸上岸下，都有哥本
哈根新港那種熱鬧的遊覽碼頭和咖啡座。每天發
往太湖流域的夜航船，已從西康路小碼頭慢慢出
發了，船上的客人一早，就可以看到船窗外的油
菜花，或者桃花。」
城市佈局愈來愈新，兩岸建築愈來愈氣派，河流

的腳步也愈來愈快，一切都慢不下來，像是踩着滑
板車向前。當河流披上「現代化」的外衣，變得時

尚而耀眼，這是不是一種進步，很難有個明晰的論
斷。對濟南的護城河，同樣的道理。2115年的護城
河，大膽設想一把，護城河直通小清河，乘船能將
濟南風光盡收眼底。畫舫頗有威尼斯範兒，河岸兩
邊休閒設施很上檔次，白天乘船，你能一睹大明湖
邊夏雨荷邂逅乾隆的浪漫場景，還能遇見詩人杜
甫，在歷下亭裡會晤，在穿越中感受老濟南文化。
而夜航體驗更是叫你流連忘返：品香茗、猜對子，
聽快書、聽曲兒，還有各種雅集，任你選擇。若是
不過癮，還有私人定制的航飛路線，在空中俯瞰，
要有多刺激有多刺激。
此時，此刻，我佇足在護城河邊，冷風吹皺了
湖面，吹跑了心頭的苦悶，卻趕不走持續的霧
霾。人與自然的博弈一直都在，以看不到的方式
在拔河，這樣的比拚難分孰勝，贏的，最終也會
輸，輸得一乾二淨，輸得沒了尊嚴。我心底的糾
結，怎麼也難以抹煞。我盼望着它日新月異，又
擔心它變得認不出來，找不到最初的模樣，我就
這樣矛盾着，徘徊着。或許，有個辦法能夠解開
我的心結，在護城河畔買一處房子，每天打開窗
戶就能看到它。在家中就能看到護城河，這樣就
不會失去它嗎？我依舊不安，就像霧霾天開車上
路，找不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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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自己一個挑戰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濟南冬日的護城河最為靜雅。 網絡圖片


